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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26-运动员改造
　　星期五的傍晚，教练精神训话总算结束了，在他口中宣布了解散后，队上所有的球员像突然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全都松了下来，因为大家总算从一个星期的魔鬼训练中解脱了，这时大家开始低头除下小腿上的护径，收拾了自己的物品，从大家的脸色看的出来，所有队员都被教练的这个魔鬼训练给操到累翻了。
　　「我想大家都应该饿坏了，大家想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吗？」我听到队长阿荣对着全队球员问道。
　　在作完最后一天的体能训练后，我也觉得自己饿坏了，所以我自己心里也想跟着去，因为每次这种球队在训练完之后的聚餐总是特别热闹。
　　「报告队长！我们几个下个星期一要考试，我们想直接回去吃泡面Ｋ书，这次我们可能就不跟了!」几个新进的队员课业比较重，体科的学生连头脑都是用肌肉作的，叫他们还要背一堆书考一堆笔试，真是难为他们了，想想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抱著书苦背过关的，心里就有点同情他们。
　　「好吧！读书很辛苦，回去不要贪玩脑，如果被掉当了就不好了，那其他人呢？」队长体谅他们的辛苦，并没有特别为难他们。
　　「虽然聚餐的主意不错，但我们全都被操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们该先回宿舍个冲个澡、换个衣服才是！」有个队友说出了一句蛮中肯的意见。
　　所以这个意见很快被其他人给附和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决定定先回去洗个澡换个衣服，大家再一起出来吃饭，二十分钟后大家在我住的那栋宿舍的交谊大厅里集合，因为那里是学校中离食物最近的地方。
　　在我们学校里有好几栋宿舍，分别给不同年级的人住，因为我的年级比较高，可以住在最大最新的那栋；所以在和其他低年级的队友们告别后，我就和几个住同一栋宿舍的队友，拖着疲累的身子走回了自己那栋宿舍门口，走上了台阶。
　　当我进了宿舍的大厅后，我很快瞄了一眼大厅里的状况，除了一个在打公用电话的学生之外，并没有什么闲人在大厅里，但是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却是用隔板围起了一块大约半个排球场大小的空间，在隔板墙的外头有几个人手上拿着记事本和笔－－我想他们应该是在搞什么捐血或是爱心捐献，因为我们这栋宿舍的大厅是全校最大的一间，每个星期总是有些社团会借用我们宿舍的大厅办些义卖和倡导活动。
　　无论如何，我心理压根没有想要理会那些人热情的招呼，在大厅就和其他的队友道别后，自己一个人继续经由走廊向我的寝室方向走回去，一进到自己房间前，发现门还锁着，我知道室友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开了门，进了房内，就开始迫不急待的开始脱光我满是汗水和泥巴的球衣和球裤，然后就随手拿了条毛巾围在腰上，又拿了些盥洗用品就又走出了房门，往走廊底的公共浴室移动，打算让自己冲个舒服的热水澡。
　　不过当我正要进到浴室的时后，我见到浴室旁通往中庭的小门是打开的，有两个家伙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家伙好像正在水塔里头倒了些什么东西进水塔里去。
　　「有人来了，快走！」另一个人在把风的人一见我走近那里，马上从嘴里喊出了一句话，我见得那个在水塔里倒东西的家伙很快从爬梯上跳了下来，两人就鬼鬼祟祟和我擦身而过，神色相当怪异的就要往宿舍的侧门方向离开。
　　「站住！你们在水塔里倒了什么？」我看到这里心中直觉这情况有异，就对着他们的背影喊了一句。
　　「没有!….你看错了…!」
　　那两个家伙只是应了几个字，但感觉真的是有作贼心虚，竟然开始走的更快了，这个状况让我更想再追上去问个明白。
　　但那两个家伙竟然开始在走廊里狂奔了起来，这时我更觉得情况有异，也不顾自己全身上就只围了一条毛巾，就跟着追上前去，我追着那两个家伙的背影，决定要把他们抓住问个清楚他们倒底在搞什么鬼。
　　凭我在足球队里打混了这么多年，我自忖要比脚程我绝对不会输那个家伙，但是当我奋力的追出了宿舍侧门的外头，又追了十几公尺后，这时腰上的毛巾却因为我剧烈的跑步动作而松开了，毛巾滑落了下来掉到了马路上，被风吹回了几远公尺，而这时我的身子又追出了好几步，才发现自己竟然在校园中裸奔了；我只好先让自己的脚步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毛巾掉在那里了。
　　「干！你们有种就给我站住！被我逮到你们就死定了！」我又回头看着他们又跑的更远的背影，觉得可能追不到他们了，就对着他们的背影大声吼叫，因为身上毛巾掉下来的关系追不到那两个家伙，我心中有点不干，想要吓一吓他们也好。
　　但我也怕别人看见被当成溜鸟侠来看，只能先回过头拾起了地上毛巾。
　　不过我才一吼完，就发现校园里这时还有不少的人在外头活动，还好天色已经很暗了，我很快的环顾还在校园里活动那些人，只希望他们没有看清楚我裸体的样子才是。
　　不过我那一吼已经引起在校园中有几个人的注意，还有人在对我吹口哨，还有好几个人在大喊着"有人在裸奔！"，我听了只感到脸色一红，只发现自己已经追出了快几十公尺，而毛巾早被风吹的更远了，突然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裸奔，而毛巾离我的那十几公尺在突然变得好远，我只快跑回毛巾掉落的地方，拾起绑回了腰间。
　　我不想再让校园那群人看着我裸奔的事取笑，就从侧门回到宿舍里，我想想自己应该要先继续洗澡，但我还是决定先去看看水塔那边情况，他们可能加入了什么让水质发臭的东西，那样的话我就要去别栋宿舍的浴室里洗澡了。
　　我爬上了水塔顶，打开了水塔上的盖子，想要看看里头被那个倒了什么进去，还好水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但说实在的，我已经又饿又的累到在不想再想这件事，但我也知道如果水质因此有怪臭的味道，如果他们再被我遇到的话，我一定用我们集合足球队的所有球员，用大力金刚腿把他们当足球来痛踢一顿。
　　但我心中一直古怪的想着他们一定可能是在水塔里加了什么，因为当我开始冲澡后，我感到全无与伦比的舒畅，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舒适的热水澡。
　　就在不知不觉间，我冲水的时间就已经超出了预计的时间，我看了手上的手表已经快到约定的时间了，于是我开始加快了速度冲洗，拿起了肥皂打满了全身，又用了洗发精搓揉了头发，最后我的习惯是在浴室用毛巾擦干身体，再回到我的房间里换上衣服。
　　而我在腰上围着毛巾回到房内后，就开始在衣柜前穿上干净的衣服换上，我先套上了一条干净的棉质四角裤，又挑了一件有点紧的白色T恤（也是我最常穿的衣服，因为可以炫耀我的胸肌和二头肌，吸引大家的目光），又再换上了一条五分城市迷彩短裤，露出自己有浓密腿毛的小腿，也没穿上袜子，就套上了双运动鞋，这样就是我平常休闲的穿着，我最后又花了一点时间，在镜子前用发泥把头发抓了一点造型出来，直到自己觉得有点满意了才离开了于房间，就往大厅出发。
　　也不知怎的，在我洗完澡后一直觉得自己的头脑有些晕眩和迟顿了，是因为我今天实在太累还是我实在太饿了？又或许是水塔里可能真的被那些人下了什么药的关系？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心中却只挂念着一件事就是我真的该要去吃饭了。
　　在我锁上了房间门要往大厅的走没几步后，我就在走廊上遇到了我的室友阿民，他这时精神看起比我还要更糟，我们两人在走道上擦身而过，只见他却是低着头就开门，他没说什么，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只见他进了房里就把门关了起来。
　　虽然有点关心他，但我想起等会的聚餐我好像已经迟到好久了，就迈开脚步朝向大厅走去，我感觉大家可能都已经在等我了。
　　可是当我走回了大厅中，发现大厅里的角落里并没有什么队友在那里等我，是因为我迟到被放他们鸽子了吗？但我又不安的仔细看了一看大厅四周，却发现到大厅的另一边，也就是隔板墙的门口外，阿荣的手上竟着一个记事板，正要排队进到那个不知道是要作什么的房间里。
　　「干！」看到阿荣正在去那里排队要进去那古怪的隔板墙内，我心里开始有点生气了。
　　「喂！不是说要一起去吃饭吗？我饿了…」我正想要朝向那个入口的地方走去，但突然被一个穿着白衣手上拿着记事板的工作人员阻挡了去路。
　　「嘿！同学你好！要不要加入我们的活动？」他主动的招呼了我，笑的象是个疯子。
　　他的双眼注视着我，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微笑，主动的抓住了我的手大力的摇晃，这个穿着白色袍的工作人员看起来满身是汗，感觉真像个怪人。
　　「嗯，不用，谢谢…我朋友去了那里排队，我想要和进去里面他说句话，我很快就出来！」我又想往那道门走去…但才一动，就又被那站在门口的白衣人阻止了。
　　「我想你现在不能进去里面，但是你应该仔细地考虑参加这个计划，如果参加我们的运动员改造计划的话，你就可以进去里面，我们也就可以提供所有整套最完善的服务….」
　　「改造？什么改造计划？….」这次换我打断他的话。
　　「嗯！改造，身体的改造，我们是以阉割改造的方式来改进运动员的生理机能，我想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原因，为什么所有年轻人会想要….」
　　他才一听到这里，我马上直觉想到自己足球队的队长阿荣可能就要被这个奇怪的团体给阉割掉了，我就开始急了，就想要请他长话短说，我更希望他可以马上停止他的谈话，我怕他说了太久的时间，我就不能阻止阿荣在那个房间进行未知的身体改造
　　我想要知道阿荣是不是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如果知道是要被阉割改造，他或许更应该和大家一起乖乖的出去吃个晚饭，好好计划在明天的周末和女朋友出那里去走走，而不是进去那个未知的隔板墙里，把自己的男性象征给割掉，最后变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但这时那个白衣怪人的话还没停下，他继续的和我解释了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运动员进行了身体改造，他的眼神注视着我，让我不得不和他四目相交，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听他说明运动员如何进行身体改造的计划和改造的好处，他举了几个例子，都是我知道的世界知名的运动员，我开始惊讶这些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加入了这个计划中，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谈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对改造排斥感的意志开始撤退，越来越赞同他的论点……。
　　我感到我的嘴好像说出了一些话，我似乎回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接下来我再有比较清楚的意识时，我的手上已经有一份填好的身体状况问卷的记事板，站在入口处等着要进隔板墙的房间里头改造自己的身体。
　　这段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自己决定要参加这个计划或是我怎么开始排队的。
　　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完全失神了，在无意识下就完成了所有的程序，在问卷上板检查各种各样的选项，包括血型、身高体重，疾病史和一些联络的基本资料，而在那个隔板墙里，我甚至到没有什么交谈的声音，只是偶尔一两句很沉的说话声，我却听不出那些是什么句字，总而言之，气氛都相当的安静。
　　我只记得他口中所说的人体改造，对我们这种未来要以运动员为职业的体校学生来?，绝对是一个好完美的计划，特别是在我们正值身体刚发育成熟的时候，刚好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获得免费身体改造的机会，实在是很值得。
　　那人口中说的知名运动员改造的实例的确相当吸引人，有几个都是世界知名的运动选手，听了他的话，直觉只要加入他们的计划对我的未来会有许多好处。
　　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来参与这个那么完美的改造计划就好了？突然间这个想法在我脑中变成了一种肯定的事实，而我想我们这种体校的学生总是比较幸运的，可以比一般人更早参与这个计划，而我也开始可以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每天总是有人想要割掉自己的鸡巴和懒蛋。身体改造对一个靠身体来吃饭的运动员来?，的确是有必要的，我或许更该感谢他们让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计划。
　　这时我总算排队进去了隔板墙的门里，门里有另一个门，在那门前有一道长木板椅，通到那道门的前面，我仍是继续的在排队，头脑中仍是一片空白，当前面的人进了第二扇门后，我就有位置可以坐下了，我知道阿荣就坐在我的旁边，但我们并没有想要交谈。
　　我和三个同样是宿舍里的同学一起坐在隔板墙里的长木板椅上，眼神只是呆呆的凝视向前，在这里排队的人都是住在我们同一栋宿舍里住的同学，几个人我都见过。
　　又过了一会，另外几个球队里的队友也跟着进来隔板墙里了，所有的人都失了神似的，没有交谈，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脑筋里头只想着身体改造后的各种好处。
　　在阿荣进了第二个门后过了不知道多久，我也被请进了那个隔板的门里头，在那个小空间里，有四张看起来是像手术台的桌子，我看到离我最近的其中一张桌子上，有个角力队的同学已经脱光身上所有的衣服，正要往上头躺下。
　　他才一躺下，他的双手和身体被人用皮带给在床板上了，两只脚则被工作人员用两条铁架上的绳索从脚踝上给吊起来，高吊着双腿而且拉的很开，像个Ｖ字型一样，我注意他的阴毛开始被那里头的工作人员剃掉了，而且他的懒较很明显的是全硬的。
　　而隔壁离我比较远的那张桌子上，另一个也是角力队的同学，正才被另一个工作人员用手术刀给割下了懒较，我可以见得他表情似乎相当的痛苦，全身肌肉都已经痛到了爆出青筋，甚至连他的脚掌和脚趾头都在扭曲了，不时的还用力的踢着被吊起来的双腿，但奇怪的是他却是没有叫出声来。
　　在屋子里头除了被操作着改手术的人之外，其他的都是穿着手术衣戴着口罩和纸帽子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员在这四张桌前轮流的运作，我虽然看不出他们
的相貌，但看的出来他们各负责不同的工作；有一个工作人员负责是刮去下体上的阴毛，另一个则是在下体四周先打上一层消毒水，然后在马眼里插入导尿管，然后用奇怪的工在他们的懒较和懒蛋的根部各紧紧的套上好几条橡皮环，还有一工作人员则是拿着锐利的手术刀，负责了切除的工作，然后另外两个人则是一组，负责缝合伤口和包扎。
　　手术完成后，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则是负责帮被改造者身上血污给清洗干净，最后再让被手术的人解开绑绳，让人从桌上下来，倒给他们喝一杯不知道是什么饮料，当改造完成后他们还会开清洗和桌子上的血污，并且换上新的手套，然后会大略的检查下一个要改造人手的身体问卷记事板，把新的人带到桌前继续下一次的改造作业。
　　「脱光身上所有的衣物，躺到那张空的手术桌上去…」只要那个带位的工作人员开口说了这一句话，排在第一个的那个同学就会站起身来开始脱掉衣服，而且我发现每个在手术桌上要进行改造的人，当脱掉身上的内裤时，下体都呈现完全勃起的状况。
　　所有的程序大致如此，当一张桌子上的人的手术结束后，就会马上换下一个，那四张手术桌上同时在进行不同的程序，虽然只有一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忙碌却又很有条理的进行着所有的手术过程，一点也不混乱。
　　我知道等会我从这个房间里出去时，我将会有一付全新的改造身体，我知道这样会牺牲自己的阴茎和睪丸，但是我的未来会像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一样拥有无限的可能，我不需要那些无用的东西来阻碍自己的前途。
　　我完全不记得我花了多久时间在等待，因为整个房间里的流程都很稳定，气氛却是很神圣的，如果说大家都为了自己的未来，愿意改造自己的身体，这种牺牲的精神的确是庄严而伟大的；但说实在的，我的头脑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几乎仍然是完全空白的一片。
　　直到排在我前面一个的球队队长阿荣，也被那个人命令了，我见他很快的脱去了身上的所有衣服，就裸体的躺上了手术桌；这下子，我已经是排在第一个人了，眼看着朝夕相处的队长阿荣，开始在我眼前被人剃掉了阴毛，也看的出来他的表情有些痛苦，但他却没有喊出一声….而这时，有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二话不说就拿走我手上的问卷记事板看了一会。
　　「脱光身上所有的衣物，躺到那张空的手术桌上去…」那人口中才刚讲出了这句话，我就不加思索的马上站了起身子，开始脱去了身上的衣服和鞋子，放在座位上，我的懒较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早已经硬得不像话，后来想起来或许那时我该要求可以让我再打最后一次手枪，可以保留一些我的精液，但是我没有，我的脑海中一片的空白，我就照了他的话躺上了一张空的手术桌。
　　我在桌上放心的躺了下来，有个工作人员开始固定了我的身体和双手，有个工作人员拉起了我的双腿，在我脚踝上绑了条皮带，然后我的腿就被开始向两旁高吊了起来，两条腿像个Ｖ字型一样的张开着。
　　我这时只能凝视着天花板，感觉那个工作人员带着橡皮手套的手指，开始粗鲁的抓着我那条不知为何之故完全坚硬的懒较，他很快的先用了一把电动刮刀很快速的开始刮去了我的阴毛，直到阴毛被剃短之后，接着他马上又换了一支锋利的剃刀刮我，我感觉那冷冷的刀封在我懒较的皮肉上来回滑动着，残酷的剃除了我懒较和懒蛋上所有的毛根。
　　当阴毛才刚被剃完，我感觉下体被他用湿毛巾简略的擦拭了身体毛屑后，另一个工作人员马上就已经换了上来，我闻到有一股微酸的消毒药水味道散开来了，我低头看了一下，那个人正拿着一个棉花球，沾上了一种咖啡色的药水，除了我的懒较和懒蛋之外，在我的两腿间和小腹甚至在两腿间全涂遍了。
　　然而这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空隙，我的下体才一涂遍了药水后，接下来我的懒较又马上被一个工作人员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指粗鲁的抓了起来，同时我感觉自己的马眼里正有一股微微刺痛的感觉在入侵，那个感觉沿着自己的尿道开始粗鲁而猛力的进入自己的懒较里，我试着想挣扎，但无奈自己全身都被皮带给固定住了，我的身子动不了，所以我开始试着踢腿了，想用全身肌肉的收缩来抵抗这天杀的痛苦，但那皮带把我的两腿吊住了，而我想要扭动身体也有困难，只能任由那微微痛苦的继续的往我的身体里入侵，我感觉那痛苦在整条尿道里都塞满了那导尿管后才逐渐减缓下来。
　　接下来他们则是拿了一个奇怪了器具，上头撑开了条强力收缩的绿色橡皮环，在我懒蛋和懒较的根部方，被紧紧的套住了好几条，那感觉实在很紧又很痛，特别是压在阴茎根部的那几条，让我觉得自己的下体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的咬住了。
　　但是更恐怖的是正当那尿管侵略的痛苦还没退去时，另一个强烈的剧痛马上袭击了我，我能感觉一有把锋利的刀刃，突然推入我的阴囊的皮肤里，刀刃开始慢慢的转了方向，最后又切入了我还完全勃起的懒较肉上，我感觉两腿间陪了我二十多年睪丸的重量消失了，我听得见从自己的懒蛋掉在手术桌上时，发出了轻微?咚?的撞击声，我也知道这时自己的懒蛋已经他们被割了下来。
　　我开始意识到，这时的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但内心对这件事却意外的平静。
　　奇怪的是这种痛苦相当的真实和清晰，但更奇怪的是却没有让我痛昏过去，好像是我在感觉其他人身上的痛苦一样，说实在的我希望自己可以痛晕过去，但我没有，我只能试着想要挣扎和踢腿，但却很无奈身体却完全的动不了，只能让他们继续的作下去。
　　接下来，我开始感觉那锋利的刀刃在我懒较的肌肉上移动着，刀锋深深的进入了我的阴茎根部的肌肉上，刀尖沿着导尿管慢慢的改变方向，过了几分钟后那只手突然猛拉了导尿管，还在勃起的阴茎被往外被拉扯了，而可能因为被橡皮环綑紧了，我的下体然没有流出什么血来，而我这时只能用尽全身的力量想要缩起自己身上所有的肌肉，来抵抗这种只有男人才能体会的痛苦。
　　我感觉他们在把那两腿间的导尿管放在我的小腹上，然后开始拿了不知道是什么的工具，在我的两腿下的屁眼之前打了个洞，接下来我才几乎昏过去了。
　　之后我开始感觉到有人在帮我缝合下体上的伤口，有小针不断刺入我伤口附近皮肤里，当这个部骤完成后，我勉强的抬头瞇着眼睛看了自己的下体，我看到了一个倒Ｖ字型的缝线在原本我的懒较和懒蛋的位置上，而在我两腿内的那个新的小洞，则应该变成了我新的尿道，而从我身上割下的懒较和懒蛋，则被置在一旁的金属盘上，是我那条割下来的懒较因为根部还绑着那条强力橡皮环，还是坚硬的挺着没有软掉。
　　接下来我开始感觉一股凉水喷洒在身体上，有个工作人员拿着小水枪开始仔细的清洗了我的伤口，那股水柱冲在我两腿间的伤口上，感觉有一股像针一样的刺痛感在两腿间。
　　冲洗去血污后，工作人员又开始用消毒棉球在我伤口附近涂了一层药水，接下来又给我的伤口上涂了一层凉凉的药膏，再拿起了卫生胶带和和纱布开始帮我的伤口进行紧密的包扎。
　　「作好了，你可以起来穿衣服了！」工作人员解开了我的两条腿上的皮带就开始催促我的动作。
　　我只觉得全身还有点无力，但还好还可以勉强站的起身，只能找回自己放在椅子上的衣服开始穿上了。
　　在我还在穿回衣服时，有个工作人员这时了递给了我一杯不知是什么的饮料，说是营养补给品，要我马上喝下去，我接过杯子喝了，那味道有点象是柳橙汁，味道还不坏。
　　我边喝着饮料，边看着自己被切下来的懒较和懒蛋，他们把我懒较用水洗了一下，用布擦干了，就放入了一个透明塑胶带里，封合了袋口，又用一个机器里头的空气给抽干了，在袋子上贴了一张贴纸，就放进了一个冷冻柜里，而我的懒蛋则是被放入另一个塑料袋里，也是一样被抽干了空气，贴上了贴纸，但却是放入了一个冷藏柜中。
　　看着自己的赖较和赖蛋和大伙的放在一块，心中有种奇异的感觉，他们离开我的身体了，陪了我二十几年，却又不知怎的有种异样的幸福感。
　　「不要逗留，动作快！」在我还在回想自己被割下来的懒较时，有个工作人员已经在催促我了。
　　我就只能加快速度，穿回了所有的衣服，而这时那个工作人员拿出了记事板要交给我，上面有关我填写的那份有着我个人资料的身体问卷早已经被他们给取走了。
　　「等会出去把这块板子交给外面的那些人，这两天要好好在房间里休养身体，还有切记不要作太过激烈的运动。」
　　我在忍着下体上的疼痛，想要走出去时，发现门外有几个人在注视着我，看着我想看怪物一样，突然间我感觉有点羞愧，因为我不再是个男人了，但是为了未来的事业，我牺牲了自己的男性象征，我不希望自己被阉割的这件事被没有参与这个计划的其他人知道，于是我低着头，想要避开他们的目光，就又回遶回了大厅中。
　　我在那个出口先把记事板交给了那个说服我进来的那个人，我就马上想掉头走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很奇怪的，我发现我已经没那么饿了，因为比起飢饿来说，我更需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因为白天的训练和还有刚才突然决定作的身体改造，让我真正的累坏了。
　　回到了自己的寝室，我看见阿民早躺倒在我下铺的床上睡着了，他竟然全身裸体着，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在他的两腿间也像我一样，有一块绷带包裹着他的原本拥有男性象征的位置。
　　阿民可是练健美的，有一身很漂亮的肌肉，我看着他割去懒较的下体，只剩下一块渗了一点血渍的纱布，不知怎的，我就看着他的身体发呆了好一会。
　　我记得有次大伙一起去泡温泉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注意过阿民的懒较，因为他的懒较实在很大条又很漂亮，但这下可好了，他竟然也和我一样割掉了，我想他的那些女朋友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才是。
　　但我实在累坏了，这时我心里只想要快点上床去好好睡上一觉，我实在没有心情再花时间来欣赏阿民难得一见的裸体表演，但我还是决定先帮阿民身上盖了一条被子盖上了胸口，只希望他别着凉了，之后我也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花了比常更多的力气才爬上了自己睡觉的上铺，拉开了被子盖上了，才躺下没多久，我就睡着了。
　　这一觉我睡到了隔天下午才醒来，我瞇着眼看了床头的闹钟，才能确定自己竟然已经睡了二十几个小时了，但实在是因为肚子饿到和满身是汗臭味让我受不了，我才
不得不起床。
　　我这时的脑筋总算又可以比较清楚思考了，看了自己两腿间的包覆的绷带已经变成了褐色，但却仍然紧贴在我两腿间的伤口上，还流了一点血渍在床单上，但从外观来看这个伤口已应该差不多干痼了。
　　低头看着自己身体竟然变成如此，想到自己不能打手枪把美眉了，我突然间变得有一点后悔，但是说实话，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决定要让自己改造，但是因为既然都已经被割掉了，也已经过了八个小时的黄金接合时间，我的那根懒较被他们收在冷冻库里，早该已经变成了一根比石头还要更硬的冰棒了，即使我再怎么样后悔大概也接不回来了，而且我心中还在想着那些改造后的好处，所以我就决定要坚强面对这个事实，或许阉割改造对一个运动员真的会有什么帮助。
　　这时我的肚子发出了咕噜的声音，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天没用过食物了，所我决定先需要先好好洗个澡再出门找点食物来吃，毕竟人是铁、饭是钢，填饱了肚子再来想想未来要怎么样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也不迟。
　　这时我又想起那个人说服我作身体改造的人那时曾经告诉我，经过改造后身体活动会更利落一些，所以我决定要来试试这副新的改造身体。于是我翻开了身上的被子，没想什么就直接的从上铺的床板跳下了床，但才这样一跳后我马上就后悔了，因为剧烈的疼痛在我双脚一落地时就瞬间强袭了我，我感觉两腿间的伤口似乎裂开来了，不知怎的，这种痛苦的感觉比我被割掉懒较时还要更加的痛些。
　　所以我只好先保持着墬地的固定姿势不动，然后慢慢的站起身来，打算等这疼痛慢慢的退去后再开始慢慢的移动身体。
　　但这时我却注意到下铺的阿民仍然是在床上熟睡着，整个人已经睡成了一个狗趴势，他的表情很痛苦，五官全皱在一起，双手抱在两腿之间，屁股翘的很高，靠近一点，我可以清楚的看着他那干净的屁眼和新开的尿道。
　　虽然阿民已经有个论及婚嫁的女友了，他口中还曾说过他排斥同性关系，虽然我也并不介意同性行为，但因此我也一直没有想要和他玩过，但是他现在却把懒较和懒蛋全部割掉了，我心想怕寂陌的他大概以后可能会让别的男人来玩他的菊花吧，为了他未来的健美事业牺牲了他的懒较，最后也牺牲了和女友作爱的能力，想到这里觉得他还蛮可怜的。
　　我看到阿民还是熟睡的，阿民的五官看起来很干净，长的还不难看，老实说我心里蛮喜欢阿民这个朋友的，我去过去只是没有机会和他玩而已，但这时我下意识的吞了一口口水，手指头的慢慢的伸向了阿民的两腿间，轻轻拨弄他菊花上的皱摺，只见还在熟睡的阿民又皱了皱眉头，不知道这时的他梦到了什么。"
　　不过这时我的两腿间的肌肉却竟又开始抽痛了，很明显的，我这时肌肉的状态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但是这个疼痛倒是提醒了我，即使阿民以后同意让男人玩他的菊花，我的两腿之间也没有一条可以充血的懒较来捅他，想到如此我内心更加感到遗憾了，如果我早知道他早我一步就割掉了懒较，自己不要割掉就好了，这时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和他快活的玩一玩。
　　我想起了自我需要先去洗个澡，于是我又在自己的腰上围了一条毛巾，两腿间的伤口还在作痛着，我只能慢慢的移动身体，小心的拖着两条腿，尽量避免拉扯两腿间的伤口的方式，慢慢走向了走廊底的公共浴室。
　　推开门走进了浴室后，看到这时浴室里没有其他人在里头，就放心的取下了腰间的毛巾，赤裸的走到了落地镜前，看着自己身体改造后的样子。
　　一开始我发呆了一会，但随即我开始决定剥开两腿间的绷带，看看里面状况变成了什么样子。
　　剥开了胶带后，我检查了一下伤口的状况，有点比我想象的还有糟糕，虽然有些缝线已经因为自己刚才的剧烈的跳床动作而绷开来了，而且我认为不可能马上让伤口结疤，但是幸好大部份的伤口并没有严重发炎的状况，而且那些人处理的技术还算可以。
　　突然间，我听见了浴室门被拉开的声音，我下意识快速的把手上的毛巾围上了腰间，因为我不太想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没有懒较的男人。
　　但我发现进来的是阿民，原来他也醒来了，透过镜子的反射，我和他对望了一眼。
　　「嘿！早！」我主动向他打了声招呼，轻微和他点了个头，只希望他不记得我刚才对他的身体作了什么不礼貌的事。
　　「早！」他没有什么精神的回复了我的问话，他身上只穿了一篮球裤，也是和我差不多一样的走路姿势，走起路来的拖着两条腿，就这样慢慢的走进了淋浴间里，就打开了莲篷头开始冲澡。
　　突然之间，我感到膀胱里有一阵尿意，我知道我需要马上小解，但我又马上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站着排尿，只好先找了一间厕所隔间里，关上了厕所门，再次的解开了自己腰间的浴巾，但是可怜的是，我更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要小便。
　　我知道我有新的尿孔在两腿之间，所以我觉定试着蹲下的方式来试看看，一开始我并没有办法排尿，我急了，因为没办法排尿可会死人的，我只好更用力的逼迫自己的膀胱用一点力量，开始感觉两腿之间有一股撕裂的感觉，又过了一会，那感觉总算开始在屁眼前的那个小洞里在蔓沿，只是那个感觉移动的很慢，已让我全身都急出了汗，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突然感觉膀胱的压力突然减轻了，因为尿水突然在两腿间并射而出，我意识道自己总算可以撒尿了，这代表我已经过了这一关，也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女人一样，而且尿水还撒了一屁股，我发现膀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让尿水洒出来，至少让尿水不会沿着我的大腿流的到处都是。
　　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像个男人一样站着小解。我尝试了站立的姿势，当我发现我可以跨着站在便盆上，只要两只脚站的够开，我还是一样可以让尿水对着便盆喷洒出来，这个发现还算令我满意，至少我脱了裤子后还可以像个男人一样的用站立的姿势来小便，话虽如此，我也不可能再使用公共的小便斗了，这点倒是也很遗憾的事。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尿完后我又回到淋浴区，阿民已经洗完澡离开了，我也进了淋浴间里，打开了热水，开始仔细的清洗了两腿间干痼的血污和尿水，我发觉伤口在冲洗干净后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虽然仍然有些疼痛，但只要小心的休养个几天，皮肤应该就会完全愈合，我应该就可以回归到以前的生活，而且少了那一部份的肉体，我的身体活动比以前会更灵活才是。
　　我用了很多时间清洗了自己的身体，最后还是一样，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擦干了才又回到寝室。
　　一进房间我就看到阿民站在房间里，他全裸的身体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被改造后的身体在发呆，表情看的出来却有点哀伤，似乎还在回忆他自己那付巨大的宝贝。
　　不知怎的，我开始感到全身发热，一瞬间，我全身冒出了一阵汗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关上了房门，下意识的解去了腰上的毛巾，我和他相互的看着对方两腿间的伤疤，阿民可是练健美的，我只感觉没有懒较的他，这时他全身的肌肉更明显了，他干净的肉体简直就象是一座雕像一样，而在这个奇妙的光景中我迷惑了。
　　我这时开始完全相信自己真的是喜欢阿民的，只是他一直有个女友每天黏着他，他也一直口口声声的说他排斥同性关系，但这时，过去一切的状况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失去懒较的我们，却什么却都不能作，我们只能抱着对方的身体，开始磨擦身上的肌肉，用舌头和嘴唇来吸吮对方的肉体，虽然我和他都没有懒较，但我才发现自己的心里竟如此喜欢阿民，阿民似乎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一直都没说出来而已，这种感觉在我们被阉割后才完全的解放出来，即便我们都没有懒较可以作爱了。
　　我记得这是我和阿民第一次作爱，但我们只能相互紧抱着，用舌头舔着对方的身体，在过了不知道多久后，在我两腿间新开的尿道中，总算流出了一些透明的液体，这就是我被阉割后第一次的作爱，虽然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但没想到最后却是一种感觉很微弱的高潮，感觉不能尽兴，相当的遗憾。
　　星期天晚上我的身体就已经好很多了，阿荣队长打电话来确认了我也参与了改造计划，就约了我和足球队的队友们碰面，我们总共有八个队友都是那天约在大交谊大厅集合要去吃饭的，没想到大家都是不约而同被说服了加入了运动员的身体改造服务计划。
　　我们几个在球队的休息室里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大家比较了身上改造的部位，我们所有的人的懒蛋都是被割掉了，但是奇特的是阿荣队长的阴茎竟然被保留了下来，没有被割掉。
看来他却是似乎不是很满意自己改造的结果，他希望作为队长的他，突然说他自己也希望和大家一样把两腿间的废肉割个清爽干净。
　　但其实大家都看的出来，阿荣虽然有一付全球队中最魁武的运动员型身材，但可惜天生却只有一付又细又短的懒较，虽然说他还可以勃起，但即使硬起来也是细细短短的一截，和我的姆指头差不多大小，有割和没割掉其实差不多，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那些人才没有想要割掉他的懒较。
　　说到这里还有个题外话；我们其实都知道阿荣是因为他先天身体上的自卑，总是努力想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到最好，练球时也总是最认真努力，所以教练也才会在他大二时就给他当上了球队队长的位置，而他在运动和领导方面表现的确是相当成功的，而我们也一直以他为荣。
　　而阿荣就第二周之后又去了那个奇怪的运动员身体改造服务队那里，表示他还想要割掉自己的懒较，虽然他们告诉他说，他们评估阿荣其实可以不需要改造那个部位，但在阿荣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割去了他那根短小的部位，也总算摆脱了他懂事以来隐藏在他两腿间和内心中的自卑。
　　但唯一不同的是，阿荣最后没有进行尿道的改造，他也是我们几个进行了身体改造的球员中，唯一可以不用脱下裤子就可站在小便斗前小便的人，不过在他小便时仍然必需要全身趴在小便斗上，和平常人比起来还是有些不方便；他有点半开玩笑的说，身为队长要比我们这些球员还要更具有男子气慨，所以才决定拒绝了尿道改造手术，算是保持住了他身为球队队长和同时身为男性的尊严。
　　而我两腿间的伤口大约快要三个星期后才完全的愈合，而且潮热的症状也在那之后慢慢的减少了次数。
　　当我一开始被阉时，我还一直天真的幻想着自己或许还可以和男人作爱，只是随着潮热症状次数逐渐的减少，那种作爱的欲望也逐渐的消退了。
　　大家都说我变得更加冷静了，而且更拥有一般运动员所欠缺的集中力和意志力，那肯定是因为这个身体改造让我增加的能力。
　　而唯一最可惜的是，我再也不是个男人了，而我的人生计划只能把生活重心全放在足球的事业上。
　　我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阿民了吧？因为在那之后，阿民开始和我一起在同一张床上睡觉，虽然我们都不能藉由身体来满足对方，但我们都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抱在一起时，才是我们阉割后最真实美好的感觉。

